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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论什么书，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。它或者

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，或者作为对批评的答辩。但读者一

般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，因此他们不看序

言。这种情况很使人感到遗憾，特别是在我们这儿。我们

的公众还很天真单纯，如果寓言的结尾不来上几句训谕，他

们就看不懂。他们体会不出戏谑，感觉不到讽刺；他们简直

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。他们还不知道，在规规矩矩的社会

里和规规矩矩的书本里，不可以公然谩骂，而且现代文明已

发明了一种比谩骂更锋利的武器 这种武器可以说是无

形的，因此也更加致命，往往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无

法抵抗的切中要害的打击。我们的公众好像外省居民，听

了两个敌对宫廷的外交官的谈话，就满以为他们由于私谊

深厚而各自在欺骗本国政府。

本书不久以前确实得到过一些读者甚至刊物不幸的轻

信。另外有些人却因为把“当代英雄”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拿

来给他们做榜样而大为生气；再有一些人则微妙地指出，作

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周围一些熟人的肖像⋯⋯真是

陈旧而又可怜的笑话！不过，显而易见，俄罗斯这地方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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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：这儿一切都可以革新，就是革不掉这一类谬论。就连

最有魅力的神话，在我们这儿都难免不被斥为蓄意侮辱

人格！

仁慈的先生们“，当代英雄”确实是肖像，但不是某一个人

的肖像。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

缺点构成的。你们又会对我说，人不可能这么坏，我却要问问

你们：既然你们相信一切悲剧和恋爱故事中的坏蛋都可能确有

其人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呢？既然你们欣赏

可怕得多和荒谬得多的向壁虚构，为什么对这个人物，就算是

虚构的吧，你们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呢？是不是因为其中的真实

性比你们愿意看到的更多了一些？⋯⋯

你们会说这对宣扬道德无所裨益吧？对不起。供给人

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，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：这就需要苦口

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。不过，你们可别以为本书作者那么

狂妄，竟然幻想充当人类缺点的矫正者。老天爷保佑，千万

别让他无知到这个地步！其实他只是描绘描绘他心目中的

当代人的面貌，以此 算他倒霉，取乐罢了。这样的人物

实在太容易遇到了。毛病也也算你们倒霉 许是给指出

来了，至于怎样医治，那就只有天知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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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　　贝 拉

我搭驿车从第弗里斯出发。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小皮

箱，里面足足有半箱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。后来，这些笔

记，算你们走运，大部分都丢了；而那个皮箱和里面的其他

东西，算我走运，倒完整无缺。

我的马车来到科依索尔谷的时候，太阳刚隐没到雪山

后面。赶车的奥塞蒂亚人想在天黑以前登上科依索尔山，

不住地鞭马，同时引吭高歌。这谷地真是个可爱的地方！

四周都是崇山峻岭；红彤彤的岩石上面爬满苍翠的常春藤，

顶上覆着一丛丛法国梧桐；黄色的悬崖布满流水冲蚀的痕

迹；抬头远眺，那边高高地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雪的穗子；

往下望去，阿拉格瓦河同一条从雾气迷蒙的黑暗峡谷里哗

哗地奔腾而出的无名小河汇合起来，像一根银线似地蜿蜒

流去，它闪闪发亮，就像蛇鳞一般。

我们在一家茶馆旁停下。驿车来到科依索尔山麓 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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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闹哄哄地聚集在这儿；附近还

有一帮骆驼客商歇了下来，准备过夜。我得添雇几头公牛，

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，因为已是入秋时节，路

面上有薄冰，而翻过这座山差不多要走四里路。

无可奈何，我就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蒂亚人。一

个奥塞蒂亚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，另外几个就光用吆喝

来催促那些牛拉车。

在我的马车后面，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。那车虽然

装得满满的，几头牛却像拉着空车一样轻松。这使我感到

纳闷。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，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

巴尔达小烟斗。他身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，头戴一

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，看上去五十岁光景。他那黑黝

黝的脸表明他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相识已久，而他那早白的

胡子却跟他那稳健的步伐和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相称。我走

到他跟前，鞠了个躬；他默默地向我还了礼，嘴里吐出一大

团烟。

“看来咱们是同路的吧？”

他又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您是上斯塔符罗波尔 去的吗？”

“对⋯⋯给公家送东西。”

①斯塔符罗波尔当时是北高加索的主要城市，高加索边防军司令部设

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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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问，您这辆车那么重，为什么四头牛拉起来挺省力，

而我这辆空车用六头牲口拉，再加上这些奥塞蒂亚人帮忙，

却还这么费劲呢？”

他调皮地笑了笑，意味深长地对我瞧了一眼。

“您来高加索怕还不太久吧？”

“快一年了。”我回答。

他又微微一笑。

“您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！这些亚细亚人简直是坏蛋！您以为他们

嘴里嚷嚷是在帮忙吗？鬼才知道他们在嚷什么！牛倒懂得

他们的意思；哪怕您套上二十头，只要他们这么一嚷嚷，牛

就一步也不动了⋯⋯混蛋透顶的骗子！可您能拿他们怎么

办？⋯⋯他们就爱从过路人身上多弄到几个钱⋯⋯这些骗

子让人给惯坏了。瞧着吧，回头他们还要问您讨酒钱呢。

我可知道他们那一套，他们骗不了我。”

“您在这儿当差很久了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打从阿历克赛 彼得罗维奇 那时候起，我

就在这儿当差了，”他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回答说“。当他

老人家驾临边防前线的时候，我是个少尉，”他补充说“，我

在他手下，因为讨伐山民有功还升过两次官呢。”

阿历克赛 叶尔莫洛夫（ 俄国彼得罗维奇 将军。

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司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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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您现在是在⋯⋯”

“我现在在第三边防营。请问您呢？⋯⋯”

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。

谈话就此结束，我们默默地继续紧挨着前进。到了山

顶上，我们看到了积雪。太阳落山了，黑夜紧接着白天降

临，中间没有一个黄昏，在南方通常都是这样的；但借着积

雪的反光，我们能够毫不费劲地认清道路。这路虽然不像

刚才那样陡峭，但依然通往山上。我吩咐奥塞蒂亚人把皮

箱放到车上，又用马来替换牛，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

的谷地，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般滚滚涌出的浓雾把谷地完

全遮住了，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鼓里。那

几个奥塞蒂亚人果然围住我闹着要酒钱，但上尉声色俱厉

地对他们大喝一声，一下子就把他们驱散了。

“哼，那些家伙！”他说“，他们连俄国话‘面包’都不会

讲，却学会了：‘老总，给些酒钱吧！’我看，就是鞑靼人也比

他们好些，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⋯⋯”

到驿站大约还有两里路。周围一片寂静，静得凭蚊子

的嗡嗡声都能听出它在什么地方飞。左边的深谷已是一片

漆黑，在峡谷和我们之间，暗蓝色的峰峦重重叠叠，布满层

层积雪，矗立在剩下一抹残阳的茫茫天际。星星开始在苍

茫的天空中闪烁，奇怪的是我觉得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星

要高得多。道路两旁竖立着一块块光溜溜的黑色岩石；雪

地里偶尔露出几丛灌木，但它们的枯叶纹丝不动。在这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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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酣睡的大自然怀抱里，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的嘶声和忽

高忽低的俄罗斯铃铛的响声，倒是别有风味的。

“明儿准是好天气，”我说。上尉什么也没回答，却指给

我看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那座高山。

“那是什么山？”我问。

“古德山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您瞧，它在冒烟呢。”

真的，古德山在冒烟。山的两边飘浮着一缕缕轻云，山

顶上却横着一片乌云。这片乌云很黑，在灰暗的天空中看

上去就像一块墨迹。

我们已经望见了驿站和它周围的平顶石头房子，点点

灯火在我们面前殷勤地闪烁。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，

峡谷里顿时隆隆作响，接着又落起细雨来。我刚披上毡斗

篷，天就下雪了。这样，我望望上尉，心里不由得对他起了

敬意⋯⋯

“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，”他烦恼地说“，这样的风雪

天气可不能翻山越岭。喂，十字架山那边有过雪崩吗？”他

问车夫道。

“没有，老爷，”奥塞蒂亚车夫回答“，可是山上的雪可多

呢。”

站里没有供旅客歇脚的房间，我们被领到一所烟气弥

漫的石头房子里过夜。我请我的旅伴跟我一起喝茶，因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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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随身带着一把铁茶壶 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唯一

的消遣。

这所石头房子一面紧挨着岩壁，门口有三级潮湿泞滑

的台阶。我摸索着走进屋里，就撞在一头母牛身上（这里的

人用畜栏代替下房）。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好：这边几只羊

在咩咩叫，那边一条狗在汪汪吠。这当儿，幸亏有一线微光

在旁边一亮，让我找到了一个类似门的窟窿。眼前展开了

一幅有趣的图画：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，屋顶用两根熏黑的

柱子撑着，里面挤满了人。屋子中央，就地生起的火堆劈啪

作响，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，整个屋子里烟雾腾

腾，我好久都看不清周围的东西。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

子、好几个小孩子和一个瘦削的格鲁吉亚人，全都穿得破破

烂烂的。没有法子，我们也只好在火堆旁边安下身，抽起烟

叫斗来。不多一会儿，茶壶就亲切地 起来，水开了。

“这些人真可怜啊！”我指着肮脏的主人们，对上尉说。

他们却愣头愣脑地瞧着我们，一声不响。

“全是大笨蛋！”他回答说“。说来您也许不相信，他们

什么事也不会干，什么教养也谈不上！拿我们的卡巴尔达

人或者切钦人来说吧，他们虽然是强盗，穷光蛋，但都敢作

敢为，可是这些人呢，对武器毫无兴趣，你看不到谁的身上

有一把像样的短剑。真是地道的奥塞蒂亚人！”

“您在切钦尼亚待过好久吗？”

“是啊 我带了一连人在那边要塞里驻扎了差不多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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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就靠近卡敏尼勃罗德，您知道那地方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哦，朋友，那些匪徒真把我们搞得伤透了脑筋。谢天

谢地，如今总算太平多了。可早些时候啊，你只要离开要塞

围墙一百步，就会有个披头散发的恶鬼在什么地方守着你。

你一不留神，不是被一个套索套住脖子，就是给一颗子弹打

中后脑勺。嘿，他们可厉害呢⋯⋯”

“您恐怕遭到过不少意外吧？”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

他道。

“怎么没有呢！遭到过⋯⋯”

他动手捻捻左边的小胡子，低下头沉思起来。我真想

凡是出去旅行和写东从他嘴里听到个把小故事 西的人

都有这种愿望。这当儿，茶烧好了，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

行用的杯子，斟满茶，把一杯放在他面前。他啜了一口茶，

仿佛自言自语地说“：是啊，遭到过！”这一声感叹给了我无

限希望。我知道在高加索待久的人都爱说话，爱讲故事。

他们难得有聊天的机会，有人带了一连人在穷乡僻壤待上

五年，在这整整五年中就没有人对他说过一声“您好（”因为

司务长总是说“祝您健康”的）。可是要谈的话却很多，因为

周围的人都很粗野而风趣，你天天都可能遇到危险，以及许

多稀奇古怪的事。你也就会不由得惋惜这些事在我们这儿

记载得太少了。

“您不要加一点甜酒吗？”我对我的对谈者说“，我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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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里斯的白甜酒。这会儿天气可真冷啊！”

“不，谢谢您，我不喝酒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我发过誓戒酒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少

尉，不瞒您说，有一次我们偷喝了一点酒，那天夜里正巧发

醺地跑去集合。算我们倒霉，这事被警报，我们就醉 阿历

彼得罗维奇知道了。嚯，老天爷，可把他气坏啦克赛 ！差

点儿没让我们受军法处分。事实上，住在这儿往往一年到

头看不见一个人影儿，再加上烧酒，一个人确实很容易堕

落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几乎失望了。

“就拿契尔克斯人来说吧，”他继续讲道“，逢到婚礼或

者丧事，只要多喝点儿布扎①，他们就会真刀真枪地干起

来。有一次我好容易逃了命，当时我还是在一位跟我们友

好的王爷家里作客呢。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喏，”他装满了烟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开始讲道，

“您知道，我那时带了一连人驻在捷列克河边的要塞里，这

是将近五年前的事了。那年秋天，有一次来了一队粮车，队

里有个青年军官，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的样子。他穿着全副

军装来见我，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。他身子那么瘦，

①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一带酿造的啤酒，味酸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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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色那么白，身上的军装又那么新，我立刻看出他来到我们

高加索还不久。我就问他说：‘您该是从俄罗斯调来的吧？’

他回答道：‘是的，上尉先生。’我握住他的手说：‘好极了，好

极了。在这儿您会感到有点寂寞的，可咱们可以像朋友一

马克西梅奇样生活在一起。对，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 得

了。再有，您何必这样衣冠楚楚全副军装呢？您到我这儿

来只要戴个军帽就行了。’我们派给他宿舍，他就在要塞里

住下了。”

马克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马克西姆 西梅奇。

“他叫⋯⋯葛利果 阿历山德罗维奇里 毕巧林。我敢

说，他是个好小子，就是有点儿怪。譬如说，下雨天也罢，大

冷天也罢，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，人家全冻坏了，累坏了，他

却一点也不在乎。可是，有时候他待在屋子里，只要一刮

风，他就说着凉了；板窗一响，他就吓得浑身发抖，脸色发

白；可是我看见他独个儿去打过野猪呢；往往一连几小时你

都逼不出他一句话来，可是他一开口呀，准会使你笑痛肚

子。是啊，这人确实很有点怪脾气，而且一定很有钱：他屋

子里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可多啦！⋯⋯”

“他跟您一起待了好久吗？”我又问道。

“一年光景。可是这一年真叫我难忘啊！他给我添了

不少麻烦，这且不去说它。是啊，确实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

命里注定要遇到种种不平常的事情。”

“不平常的事情！”我露出好奇的神气嚷道，给他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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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茶。

“我讲给您听吧。离开要塞十二三里地，住着一位跟我

们友好的王爷。他有个儿子，年纪大约十五六岁，常常骑马

到我们要塞里来玩。差不多天天都来，一会儿为了这个，一

会儿为了那个，我跟毕巧林可把他惯坏了。这小子真是个

淘气鬼，干什么事都眼明手快：他能骑在马上一边飞驰，一

边从地上捡起帽子；打起枪来也百发百中。他就是有一个

毛病：爱钱如命。有一次，毕巧林跟他开玩笑：要是他能从

他父亲的羊群里把那只最好的山羊偷出来，就给他一枚金

币。您想怎么样？到了第二天夜里，他就抓住犄角把那只

羊拉来了。有时候我们想办法逗他，他就眼睛发红，立刻伸

手拔短剑。我常常对他说：‘嘿，阿扎玛特，当心你的脑袋瓜

子呵！’”

“有一次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吃喜酒，说他要嫁大女儿

了。我们跟他是老朋友，因此不好意思推辞，虽然他是个鞑

靼人。我们就出发了。村子里有一大群狗，见了我们就高

声吠叫。女人们一看见我们都躲起来，我们看到面孔的那

几个，根本谈不上是美人儿。毕巧林对我说：‘我原来以为

契尔克斯女人要美得多呢。’我笑着回答他说：‘您先别忙！’

这事我心里有数。”

“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。您知道，他们亚细

亚人有个规矩，不论遇到什么人，都把他们请到家里去吃喜

酒。王爷他们十分殷勤地招待我们，把我们领到客厅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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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我当时并没忘记留意，他们把我们的马系在什么地

方。您知道，我们可不能不提防着点啊。”

“他们的喜事是怎样办的？”我向上尉打听。

“按照一般的规矩。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《可兰

经》，接下去给新郎新娘和他们的亲人送礼物，大家吃啊，喝

布扎啊，然后是表演马术，并且总是由一个衣服破烂的脏小

子骑一匹跛腿的老爷马，装模作样，做出种种丑态，逗得贵

宾们发笑。然后，等到天一黑，客厅里就开始我们的所谓舞

会。一个穷老头儿琤琤琮琮地弹起三弦琴来⋯⋯我忘记那

嗯，有点儿像种琴他们叫什么了⋯⋯ 我们的巴拉莱卡。姑

娘们和小伙子们都面对面分两行站好，一面拍手，一面唱

歌。随后，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，开始对歌，其

余的人就一起合唱帮腔。我跟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，忽然

主人的小女儿走到他跟前，这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对着他

唱起⋯⋯怎么说呢？⋯⋯恭维之类的词句。”

“您不记得她唱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噢，仿佛是这样的句子：‘我们年轻的骑士们好英俊，

身上长袍镶着白银花边，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

英俊，他的衣服上有黄金流苏。他站在他们中间好像一棵

杨树，但这树不会在我们的花园里生长和开花。’毕巧林站

起来，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，要求我给她回答。我熟悉他们

的语言，就把他的答辞翻译了一遍。

“等她走开了，我就低声问毕巧林：‘喂，怎么样？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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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‘美极啦！’他回答说，‘她叫什么名字？’我告诉他：‘她

叫贝拉。’

“她确实长得美：身材苗条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活像山

上的羚羊，能一直看到您的灵魂深处。毕巧林出了神，眼睛

一直盯住她，她也不时偷偷地瞟他一眼。不过，当时在欣赏

王爷家这个漂亮姑娘的，不止毕巧林一个人：另外有一双火

辣辣的眼睛也从角落里对着她瞧个不停。我仔细一看，原

来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。他这个人啊，老实说，同我们既

算不上友好，也算不上对头。他有许多使人怀疑的地方，虽

然人家从没发现他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。他常常赶着一群

羊到我们要塞里来卖，卖得很便宜，但从来不肯让价，他要

多少，你就得给多少，少一个钱也不行。据说他喜欢跟山匪

一起上库班去，说实话，他的长相可真像个强盗：个儿矮小，

脸色枯黄，肩膀却很宽⋯⋯至于他那个机灵啊，简直像个魔

鬼。身上的棉袄老是破破烂烂的，打满了补丁，手里的武器

却总是银光闪闪的。他那匹马在整个卡巴尔达都很出名。

的确，你再也想象不出比它更好的马了。难怪骑手们见了

这匹马个个眼红，也不止一次有人想把它偷走，只是没有成

功。到如今我还分明记得这匹马的样子：一身毛像漆一样

黑，四条腿像琴弦一般直，那双眼睛简直不比贝拉的差；至

于它那个劲儿呀，更别提了，一口气能跑一百里；一旦骑熟

了，它就能像狗一样跟住主人，连他的声音都听得出来！卡

兹比奇从来不用把它拴起来。就是这样一匹强盗马！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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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天晚上，卡兹比奇脸色比平时阴沉，我发现他在棉

袄里穿了一件锁子甲。我心里想：‘他不会无缘无故穿锁子

甲的，准是在打什么主意。’

“屋子里闷热得很，我就到外面去换换空气。黑夜已经

笼罩了山岭，峡谷里飘荡着一片迷雾。

“我想顺便到系着我们那两匹马的棚子里，去看看有没

有草料，再说，小心点儿总没错。我那匹马也挺不坏，不少

卡巴尔达人都很欣赏它，称赞说：‘好马，真是匹好马！’

“我悄悄沿着篱笆走去，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。我立刻

听出一个人的声音，那是主人的儿子，浪荡鬼阿扎玛特；另

外那个人话说得少些，声音也低些。我想：‘他们在这儿谈

些什么呀？莫不是在谈我的马？’我在篱笆旁边蹲下来留神

细听，竭力不漏掉一个字。有时候，屋子里传出来唱歌声和

说话声，把那场我很感兴趣的谈话淹没了。

“‘你那匹马真棒！’阿扎玛特说：‘我要是个当家人，手

里有三百匹马的话，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那匹千里马，卡

兹比奇！’

“‘噢，原来是卡兹比奇！’我心里想，同时想起那锁子甲来。

“卡兹比奇沉默了一会儿，回答说：‘是的，你就是跑遍

卡巴尔达也找不到这样的马。有一次，那是在捷列克河对

岸，我骑着它跟山匪一起拦劫俄罗斯人的马群，那天运气不

好，大家只得纷纷逃命。有四个哥萨克追我，我听见那些邪

教徒在后面嚷着，前面又是一座稠密的树林子。我伏在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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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上，把自己交托给阿拉，生平第一次用鞭子抽了马。我这

匹马就像鸟儿似的在树枝之间飞驰；尖利的荆棘撕破我的

衣服，榆树的枯枝抽打着我的脸。我的马儿跳过树桩，用胸

膛撞开一丛丛矮树。当时我应该在树林边上扔下马，自己

躲到树林子里去，可是我舍不得跟它分开，结果先知就惩罚

我了。有几颗子弹嗖嗖地在我头上飞过；我听见那几个哥

萨克下了马，跟踪追来⋯⋯忽然面前出现了一条深沟；我的

千里马犹豫了一下，就嗖的一声跳了过去。它的后蹄从对

岸滑脱了，只剩两条前腿挂在那儿。我扔下缰绳，一个跟斗

掉到沟里。这才救了我的马儿；平安到了对岸。这情景哥

萨克们全看见了，却没有一个下来找我。他们准以为我摔

死了。我只听见他们飞也似地跑去捉我的马儿。我心痛极

了。我沿着长满野草的沟爬去，一看：树林子到头了，有几

个哥萨克骑马从树林子里来到旷地上，而我的黑眼睛正冲

着他们飞跑呢！哥萨克们一声呐喊向它冲去，他们又追了

它好一阵，其中一个有两次差点儿用套索把它的脖子套住。

我浑身直打哆嗦，垂下眼睛，做起祷告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

抬起眼睛一看：我的黑眼睛正摆动尾巴，像一阵风似的飞跑

着，那些邪教徒却骑着累坏了的马，远远地落在后面，一个

跟着一个穿过草原。真主啊！这都是实话，千真万确的实

话！我在那沟里一直待到深夜。忽然间，阿扎玛特，你猜怎

么着？我在黑暗中听见有匹马在沟岸上跑，打着响鼻，嘶叫

着，蹄子得得地敲着地面。我听出是我的黑眼睛。果然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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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，是我的好伙计！⋯⋯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再没有分开过。’

“接着我听见他轻轻地拍拍他那匹千里马的光滑脖子，

还用种种亲热的名称呼唤它。

“‘我要是有一千匹马，情愿全部给你，来换你的黑眼

睛。’阿扎玛特说。

“‘不，我可不愿意，’卡兹比奇冷冷地回答。

“‘你听我说，卡兹比奇，’阿扎玛特讨好他说，‘你是个

好人，你是个勇敢的骑士，可是我爹怕俄罗斯人，他不让我

到山里去。把你的马给我吧！不论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

你弄到；只要你想要，我可以把我爹顶好的步枪或者马刀偷

出来给你。他的马刀可是把真正的古尔特货 ：你只要把

刀锋往手上一放，它就会自动切进肉里去，像你那种锁子甲

根本不顶事。’

“卡兹比奇不做声。

“‘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马儿，’阿扎玛特继续说，‘当时它

正在你的胯下打转，蹦跳，鼓起鼻子，蹄子踢得火星直冒，我

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从此以后我对什么都不感

兴趣了：我爹那些千里马，我一匹也看不上眼了，骑着那些

马出去，我觉得丢脸。我苦恼得要命，我成天坐在悬崖上，

一连好几天，脑子里一刻也忘不了你那匹黑色的千里马，它

那漂亮的步子，它那箭一样直的光滑的脊梁，还有它那双乌

①古尔特名匠造的刀，在高加索十分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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